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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周倩

编辑您好:

我是北京一家净水设备公司的销售人

员，受疫情影响，我从今年 2 月就在家待工，

期间偶尔在家处理单位事务。单位说待工期

间只发放基本工资，我的工资每个月为 4200

元。4 月初单位说由于三个月没有销售业

绩，下调基本工资基数，每月只发我 1300

元。我是销售，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加销售

业绩提成。疫情期间没有销售业绩只发我基

本工资，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公司随意降低

基本工资我认为是不合理的，而且我待工也

不是因为我个人原因造成的。

我想问疫情期间公司是否可以降低我的

基本工资？

北京 王华

王华您好！

根据您提供的情况，公司是可以调整发

放您工资待遇的，若您提供劳动，可以协商确

定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

准；不提供劳动，公司应按照不低于北京市最

低工资标准的 70%支付员工基本生活费。根

据《关于调整北京市 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通知》，2020 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最

低月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 2200元，非全日制

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 24元/小

时。待岗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相应的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也颁布有地方规章。由于您在北京，就以北

京市为例进行分析。

针对因疫情影响导致企业停工停业期间

的工资发放标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单独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2020]5号），其中第二条规定：企

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

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

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

岗补贴。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

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

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工资支

付规定》第二十七条：“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

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在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支

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

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

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

标准；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

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支付劳

动者基本生活费。国家或者本市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根据您的情况，如果待岗期间居家办公，

可以与公司协商在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

准（2200 元）范围内确定工资标准；如果待岗

期间并没有从事相关工作，那么公司应该按

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2200×

70%=1540元）支付您基本生活费。目前公司

给您的 1300元工资显然低于上述规定，故您

可以要求公司给付您工资差额。

因疫情影响，很多企业无法按时复工，还

存在停工停业的情况，企业与员工可以一起

协商，共渡难关。如果确实无法达成一致，企

业应当依法依规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避免

在恢复正常经营后又与员工发生劳动纠纷而

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执行局 张海燕

阅 读 提 示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本无可厚

非。然而为了追求完美对医美整形过度依

赖，面对的不仅是高昂的花销，更有诸多的

骗局：整形日记造假、美容贷成“高利贷”、药

品乃“三无产品”……消费者一不小心便可

能陷入“美丽陷阱”。

法 问G

因疫情待岗，工资怎么发

说 案G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刘旭

小高被亲戚勇哥叫去代驾，杨某免费搭

车。途中，遭遇车祸，杨某受伤。对于谁该为

杨某负责，小高认为，汽车行驶前，他已经提

醒杨某系安全带，但杨某不听劝，因此杨某应

该负主要责任。杨某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

理后判决，杨某损失的 50%由汽车所有者勇哥

及保险公司承担，小高承担杨某损失的 25%，

杨某自己承担剩余的 25%。

【案件事实】

2019年 6月 30日 23时 40分，小高在睡梦

中接到亲戚勇哥的电话，请求他将喝过酒的

自己和朋友送回家。小高连忙打车到酒店。

不一会儿，勇哥和吃饭的朋友上了车，杨某坐

在副驾驶。小高提醒杨某系安全带但杨某未

理会。车开不久，突遇一辆私家车掉头，小高

躲闪不及两车相撞，杨某撞到前挡风玻璃，头

部、肋骨受伤。经诊断全身多处骨折，住院 12
天，花去医疗费 41544元。

大连市沙河口区交警大队现场勘察发

现，虽然该私家车属于双黄线掉头，但小高

驾驶车辆未保持安全距离，发现前车突然掉

头时处置失当，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杨某无

责任。

令小高没想到的是，2020年 4月 28日，杨

某将小高和勇哥起诉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

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相关赔偿 16余万元。

【庭审过程】

勇哥及其保险公司同意按同等责任赔

偿。由于杨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责任，这

就意味着他的另一半损失就得由小高承担。

小高的代理律师北京市盈科（大连）律

师事务所王金海、梁照强认为，小高不认识

杨某，双方属于好意同乘，杨某上车后，已经

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可能杨某当时喝过酒，

没有听进去小高的提醒，如果杨某系上安全

带，也不可能受伤，所以杨某也应当承担一

定责任。

小高投保的保险公司认为，杨某是在小

高车内受伤，而小高驾驶的车辆投保了交强

险和商业第三者险，并未投保车内乘员险，故

杨某的损失，不在保险公司理赔范围。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某深夜乘坐小高

驾驶的车辆属于好意同乘，杨某上车后未系

安全带，且饮酒后乘车，对其受伤存有一定过

错，依法应当减轻小高的赔偿责任。6 月 24
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判决，

判决小高承担杨某损失的 25%，共计 15446
元。杨某损失的 50%由勇哥及其保险公司承

担，剩余的 25%由杨某自己承担。

好心代驾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吗

整形日记变“造假日记”，美容贷成“高利贷”，一些药品乃“三无产品”

野蛮生长的美容整形业，仍需严格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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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

上海四起重大“老赖”欠薪案移送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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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召奎 周怿

“医美 APP中的 AI测脸功能总能测出一

些问题，而一些医疗机构里打出的光线则让

人看到镜中的自己毛孔粗大，比平时要丑许

多。以前我只是对某个部位不是很满意，现

在医美机构去的次数越多，越觉得自己哪里

都不对劲儿。”24 岁的北京白领崔静（化名）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她面容姣好，却

也没有逃过整形的诱惑。

上大学期间，崔静通过某医美 APP 了解

到医美整形，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崔静告

诉记者，每隔几个月，她都会从医美 APP 中

选择一家整形机构注射美白针和瘦脸针。“刚

开始接触医美时只敢打针，后来在医护人员

的建议下做了‘眼综合’，大家都说我眼睛更

大、更有神了。”

不过，崔静也向记者坦承，自己现在很

苦恼，感觉被医美平台给“洗脑”了，现在她

面对的不仅是不菲的花销，还有自己不完美

的烦恼。

事实上，一些医美平台正是利用技术手

段、广告、整形日记以及整容改变命运的“故

事”，对一些女性进行“洗脑”，诱导女性进行

整形。而这背后，也存在整形日记造假、美容

贷成“高利贷”、药品乃“三无产品”等问题，消

费者一不小心便可能陷入“美丽陷阱”。

一边自己造假，一边诱导用户造假

据北京一家医美机构创始人介绍，医美

APP里大量的真人医美日记以及入驻的医美

机构等，当新用户凭借已有的医美日记，选择

看中的医美机构消费后，平台便从中收取服

务费，这也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医美 APP 所积累的大量真人笔记、构

建的交易闭环，恰好击中许多用户的需求痛

点。如果其始终以真人笔记为基础进行内容

营销，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目

前的医美行业极其不规范、乱象迭生，在未经

允许下使用明星案例制造噱头，以及用拼图、

嫁接的手段编造虚假案例，产生了适得其反

的效果，令求美者愈发变得谨慎。”上述医美

机构创始人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医美 APP 对

平台内医疗机构发布的内容监管不力，导致

虚假“整形日记”充斥平台，甚至已催生“整形

日记”“整形图片”造假产业链。记者在某电

商平台搜索发现，出现大量关于美容整形的

前后对比图，但不少图片有被修图的痕迹。

此外，一些平台内的医疗机构采用返现

方式诱导用户写“正面”的日记。上海消费者

刘女士向记者投诉称，今年 3 月，她在一家

APP 购买了某医疗机构 6000 元的热玛吉项

目，写“美人日记“后可返现 550 元。次日就

去该机构做了热玛吉项目，3 个月过去了仍

效果甚微，根本不像平台宣传的效果那么好。

“于是，我就在日记里如实记录了我的过

程，但客服却表示，‘美人日记’积极正面的才

好通过，让我改评论，如果不改就不能通过，

也就无法返现。”

记者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像

刘女士这样投诉医疗机构借返现诱导用户写

“正面”日记的案例还有很多。

美容贷产品暗含隐形收费

想要整形却因费用昂贵、一时拿不出那

么多钱，是很多求美者会遇到的问题。在此

背景下，一些金融机构就和美容 APP 平台合

作，推出美容贷产品，让消费者分期付款。但

美容贷产品暗藏猫腻，包含多种隐形收费。

消费者胡女士向记者投诉称，她 2018 年

5 月在某金融机构申请了 5 万元的美容贷产

品，分 36期还清。但当她还到第 20期的时候

发现，虽然每个月还 2000 多元，但本金还是

欠很多。

“后来我仔细看还款记录才发现，不仅有

超高的利息，每个月还有服务费和保险费等

隐形收费。每个月光服务费和保险费就 600
元左右，前 20期加起来都要 1万多元了，实际

的 贷 款 年 利 率 远 高 出 当 初 业 务 员 所 说 的

8%。”胡女士说。

记者在新浪投诉平台、聚投诉平台等检

索发现，一些美容贷的年利率甚至高出国家

规定的最高 36%红线，成为“高利贷”产品。

行业“野蛮生长”需严格监管

近年来，整形行业“野蛮生长”，但也竞争

激烈，一些机构没撑几年就黯然离场。企查

查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共有 2600家医美

医院倒闭，这其中不乏大中型医美医院。烟

台制美医学美容创始人总结容易倒闭的机

构：外行人做医美、不懂经营的医生创业以及

忽略安全风险的医美机构。

“濒危的机构难免会用各种手段求生，它

们是行业中的害群之马。”烟台一家医美机构

的创始人张熙告诉记者，入驻医美APP平台的

部分医美机构为了减少成本，存在涉嫌销售违

禁肉毒素等药品的行为。“比如，肉毒素并不是

没有效果，但在国内目前是违法的药。”

近日，上海警方会同上海市场监管、药监、

卫健等部门开展深度排查和集中打击行动，捣

毁两个非法经营走私入境医美产品的犯罪团

伙。据了解，这些非法走私入境的医美产品，

有相当一部分货品未获国家批准进口，有些甚

至是“三无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对此，有关专家表示，不管是线上平台还

是线下医疗机构，医美行业都存在一些乱象，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对医美相关广告、美容贷、

药品等进行严格监管。同时，由于医美行业

涉及多项问题，不是哪一个部门就能够解决

的，建议多个部门联动执法。

漫画 赵春青

【法官说法】

本案争论的焦点为好心代驾
是否承担好意同乘者的赔偿责
任。依照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侵权
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
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
担责任。

依照上述两条法律的规定，
虽然小高与杨某是好意同乘关
系，由于损害不是杨某故意造成
的，但其乘车前喝酒、乘车后不系
安全带，存在对损害发生和扩大
有过错的情形，可以减轻小高的
赔偿责任。小高在本次交通事故
中承担同等责任，说明小高也有
过错，所以小高也要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 通讯员罗菁）7 月 1 日，上海市人社

局公布今年上半年四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其中最高拖

欠职工薪资达到 84.7 万余元。该市人社部门称，本次公布的

这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因涉嫌构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均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日前，浦东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报:实际经营地址位

于金港路 211号 1205室的上海歆禺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存在拖

欠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

经查，歆禺公司拖欠朱梦琪等 20名劳动者 2018年 6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的工资报酬，共计人民币 847193.76 元。该

20 名劳动者欠薪事项均已通过劳动仲裁程序裁决。但该公

司并未履行支付。

因该公司已经停业，原实际经营地址已有新的用人单位

入驻，浦东大队对相关情况拍照取证，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向

歆禺公司公告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该单位逾期未履行，经

多次联系催告，刘启来、杨小丰、王四会三人于 2019年 11月陆

续前来接受调查。刘启来和杨小丰称其不是实际控制人，实

际控制人是王四会，王四会认可自己是实际控制人。三人提

供部分转账数据并均确认公司应收款项转入王四会个人账

户，同时表示公司现正由宝山法院组织破产清算。

鉴于该公司欠薪事实清楚、数额较大，经浦东人社局责令

整改仍未整改，且公司实际经营者涉嫌以转移财产的方式逃

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浦东人社局于 2020年 2月 25日将

此案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浦东公安机关。

今年 4月 10日，上海沁云制衣厂 10多位员工至青浦区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待窗口反映，称位于青浦区王金村新泾路

280号-1的沁云制衣厂拖欠劳动者工资,老板逃匿，该地址大

门紧闭，空无一人。

经查，沁云制衣厂共拖欠 13名员工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1月工资 27.5万元。青浦人社局于 2020年 5月 12日依法对该

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该单位逾期未履行，原法定代

表人及负责人高云海隐匿不知去向。

鉴于沁云制衣厂拖欠劳动报酬的违法事实清楚，且该单

位原法定代表人高云海处于隐匿失联状态，青浦人社局于 5
月 29 日将此案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青浦公安机

关。青浦公安机关于 6月 1日立案，目前该案仍在查处中。

上海市人社局提醒企业经营者要恪守法律和道德，依

法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如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将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也提醒劳动者通过

法律途径理性维权，千万不要以非法手段过度“维权”，以免

得不偿失。


